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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家村位于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泌水河谷北侧，背
塬面水，村落呈葫芦形布局。元至顺二年（1331），党氏先
祖党恕轩由朝邑迁此定居，初名“东阳湾”，后称党家村。
2001年，党家村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入选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作为山陕古民居的杰出代表，党家村以保存完整
的明清四合院群落著称，现存明清四合院 123座。村内
木雕、砖雕、石雕“三雕”艺术比比皆是，照壁、门楼墀
头、屋脊、门墩石等处皆有精美雕刻，其中设于四合院
门内的砖雕照壁（当地亦称照墙）以福、禄、寿、喜为主
题的吉祥图像最具代表性。

照墙亦称照壁、影壁、萧墙，是中国传统四合院中
大门内侧正对门处的屏蔽性墙体。其源可溯至西周礼
制，据《论语·八佾》所载“邦君树塞门”，彼时惟天子、诸
侯及采邑领主之宫室宅邸方可设之，为身份与地位的
等级标志；至明清时期，普通民居亦得设之，遂广见于
北方宅院。照墙兼具遮蔽视线、聚气藏风之效。党家村古
建筑群因空间所限，各家各户栋宇相连，照墙多借门前
邻家之墙设置，多数是以砖雕吉祥图案为主的浮雕画
壁，本文所论“福禄寿喜”即属此类；也有素壁照墙，壁面
方砖白缝，寓意“清白方正”。这组“福禄寿喜”照墙叙事
完整、保存完好，是研究明清北方民居建筑装饰与吉祥
观念的珍贵实物遗存。

文物本体研究

照墙整体形制 该照墙设于大门外，正对门户，距
门不足一丈，是置于邻家青砖墙面的浮雕画壁。主体画
面以方砖铺砌为底，四周砌出边框，框芯表面浮雕吉祥
图案，构图饱满、层次分明，整体风格质朴内敛，与党家
村民居“朴实精美”的总体格调相契合。

全壁以青砖为材，采用浮雕为主、局部透雕为辅的
工艺，砖面经岁月侵蚀呈青灰色调，浮雕凸起处棱角尚
存，细部纹样清晰可辨，保存较好。

画面空间布局 壁身画面由四组图像构成完整叙
事，空间排布遵循严格的方位逻辑：上方两角各雕蝙蝠
一只，寓意“福”，右侧苍松参天为画面框架；中部为鹿
衔灵芝、背倚青山之“禄寿”图，两侧分置“封侯”图与

“双喜”图。四组图像以“上福、中禄寿、侧封侯与双喜”
的格局铺陈，暗含由个人功名仕途（封侯）到物质财富
（禄）、生命健康（寿）、人间欢庆（喜），终达精神与命运
终极圆满（福）的递进层次。

逐项图像细读 其一，鹿衔灵芝、背倚青山，寓“禄”
与“寿”双全。画面雕一梅花鹿，作回首衔芝之态，鹿首回
望、口衔灵芝，四肢或立或行，姿态传神。鹿谐“禄”音，民
间遂以鹿象征俸禄、财富与功名。鹿口所衔灵芝，在《神
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为传说中的长生不老之药，象
征长寿延年。鹿背倚山形纹样，暗合“寿比南山”之典。三
元素组合自有其逻辑：先有“禄”之物质基础，方能求

“寿”之生命延续，终达“寿比南山”之永恒境界，体现了
古人由物质而精神、由现实而理想的务实人生观念。

其二，蜂飞猴攀、背负官印，寓“封侯”进阶。画面树枝

上悬一蜂窝，数蜂飞绕其间，下方一猴背负官印、攀援而
上，作欲取蜂窝之态，蜂上猴下、上下呼应。蜂谐“封”、猴谐

“侯”，猴身所负官印取“封侯挂印”之意，三者合而寓“封
侯”之愿，象征官爵之获、步步高升、仕途通达。猴之造型在
民俗谱系中衍生出“马上封侯”“辈辈封侯”等系列变体。工
艺上蜂窝之镂空、蜂翼之薄透、猴身之毛发及官印之轮廓
皆以浮雕与透雕结合表现，层次丰富、细节精微。

其三，双鹊翔集，寓“双喜临门”。画面雕两只喜鹊，
一只展翅飞翔于空，一只立于松枝、展翅欲飞，双双呼
应，构成“双喜”意象。“囍”以双“喜”并置成字，暗合《周
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生成观念，将对称复叠的
形式美学转化为吉祥寓意的视觉符号。金榜题名标志
个体科举功名的实现，洞房花烛标志宗族血脉的延续，
前者为个人社会价值的确认，后者为家族生命序列的
接续，二者并举，实乃儒家“修身齐家”伦理理想在个体
生命历程中的双重圆满。由此“双喜”由个别事件的纪
念符号泛化为民间对人生圆满的普遍祈愿，婚庆以

“囍”字装点门楣之俗绵延至今。
其四，双蝠凌空、苍松为屏，寓“福”临宅院。画面上

方两角各雕蝙蝠一只，蝠翼舒展、翩然欲飞，取“蝠”通
“福”之谐音，寓意福气自天而降、笼罩宅院；画面右侧
雕苍劲挺拔之松树一株，树干居右、枝干舒展、枝叶繁
茂，为画面提供空间框架与背景支撑，与双蝠上下呼
应。画面下方复雕形状各异之石块若干，或方或圆、错
落堆叠。据村中耆老相传，此即金银块之象形，隐喻“金
银满堂”之富足；石块之间复生各类仙草，灵芝之属皆
为祥瑞象征，寓延年益寿之祈；又见硕大莲蓬一枚，莲
房饱满、籽实累累，莲谐“连”音，蓬籽繁密暗合“多子”
之愿，与民间“连生贵子”之说相合。金、草、蓬三组意象
自下而上铺陈，与上方双蝠、右侧苍松相呼应，财富、寿
考、子嗣诸般福泽毕集，“福”之内涵遂由蝠之谐音单
义，扩展为财寿子嗣兼备之圆满体系。

综观四组图像，其共同特征在于以音取义、以图寓
意，将具象的动植物纹样与抽象的伦理祈愿相勾连，形

成一套自洽的吉祥符号系统。在建筑装饰中，直白的文
字训诫易显生硬，而富有深意的图案能潜移默化地传
递价值观念，党家村这组照墙体现了一种“求全”的吉
祥宇宙观。

工艺技术分析

该照墙砖雕的制作遵循传统砖雕工艺的完整工
序，大致可分为制坯、阴干、雕琢、拼装四道环节。制坯
阶段，工匠选取黏性适中、含砂量较低的黄土，经淘洗、
澄浆、踩炼等工序去除杂质，制成质地细密的泥坯，再以
木模或手工塑形，压制成规格统一的青砖坯体。坯体成
型后置于阴凉通风处阴干，历时月余，使水分缓慢蒸发，
避免因干燥过快而产生裂纹，这一环节直接关系砖体强
度与雕琢成败。待坯体干透，工匠方以凿、铲、刀等工具
于砖面施以雕琢，依据画面稿样，先以剔地起突之法铲
去地子、凸出主体，再以浮雕、透雕等技法细刻纹样，浮
雕使图像凸起于砖面、层次分明，透雕则镂空局部、玲
珑剔透，二者结合使画面兼具立体感与通透感。雕琢完
成后，各砖块依序拼装于壁身，严丝合缝、浑然一体。

就材质而言，青砖以黏土烧制而成，质地致密、色
泽青灰，兼具强度与耐候性，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而棱
角尚存，浮雕凸起处细部纹样仍清晰可辨，足见其材质
优良与工艺精到。因长期暴露于室外，个别浮雕凸起处
棱角略有磨损，此为自然老化之正常现象，整体保存状
况仍属良好。党家村砖雕与关中、晋南民居砖雕工艺一
脉相承，同属北方砖雕体系，其剔地起突、浮雕透雕之
技法，与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之砖雕多有
相通之处；然党家村砖雕于质朴中见精工，题材以吉祥
寓意与家训格言为主，更具民间性与教化性，体现了关
中民居砖雕独特的地域风貌。

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阐释

“福禄寿喜”四组图像，是中国传统吉祥观念的完
整表达，也是家族伦理的物化载体。福、禄、寿、喜四字
分别对应人生的精神圆满、物质财富、生命健康与人间
欢庆，四者俱全、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古人对人生全方
位圆满的追求。此种“求全”思维根植于中国传统农耕
社会的价值取向。

就今天的保护实践而言，这组照墙的价值在于它把
抽象的吉祥观念留在了可触摸的砖石之上：当我们在修
缮中辨认每一处谐音、复原每一道刀痕，其实是在为后人
保存一套仍在运转的民间意义系统。文物保护不只是留
住建筑躯壳，更要留住附着其上的文化编码与家族记忆。

这组照墙砖雕将谐音取义、以图寓意的符号编码
与“耕读传家、商文并重”的家族精神熔铸于青砖之上。
它既是建筑装饰构件，又是民间信仰与伦理教化的图
像文本，其形制结构、图像布局与工艺技法，为理解明
清北方民居的建筑装饰、民俗文化与社会观念提供了
一份具体可感的样本，也实证了党家村的文化价值。

（作者单位：韩城市党家村景区管理处）

随着数字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文物数字化建设已经成为新
时代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济宁市博物馆拥有春秋列鼎、元青
花、汉画像石、汉碑等大批珍贵馆藏，在文创转化实践中也真切感受到行业共
性矛盾：文物数字化保护是不可再生实体文物规避损耗风险、实现长久保存
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建立永久性数字档案，能够减少文物实体展出、调取频
次，从源头降低实体文物损伤概率。但在现阶段实践中，部分项目存在重活
化传播、轻本体保护的倾向，数字化建设标准不统一、档案共享困难，活化开
发时常对文物文化真实性带来潜在风险，保护与活化尚未形成以保护为本
的有效联动。本文深入剖析二者内在逻辑，结合济宁市博物馆文创转化实践
剖析协同现实困境，提出构建价值共识、数字资源管控、全链条协同、多元制
度保障四个维度协同运行机制，为新时代文物资源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
与实践思路。

核心概念与协同的内在逻辑

从活态传承视角审视，文物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具备协同基础，但二
者存在主次关系。从济宁市博物馆馆藏“孔子见老子”汉画像石等石刻文物实
践来看：一是价值目标同源共生，保护是根本前提。数字化保护守住文物真实
的文化根脉，活化利用解决“如何向社会传播”的问题，二者最终目标都是实现
文物文脉永续传承。二是资源要素双向互嵌，保护档案是活化的源头。文物数字
化保护产出权威完整的原始档案素材，为包括文创在内的各类活化实践提供考
证依据；在济宁市博物馆文创研发、向社会公众解读石刻文物的过程中，相关考
据研究结论可以反向补充完善数字档案库，服务石刻文物保护研究。三是价值
单向赋能为主，经济反哺仅作补充。数字化保护成果为各类活化实践赋予严
谨的文化内核；活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可以在合规前提下补充用于文物保护工
作。四是受众导向具备统一性，公共普惠为落脚点。活态传承强调社会公众的
文化权益，文物数字资源面向科研与社会开放，活化成果走入大众生活，共
同搭建公众认知文物的渠道。

当前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协同的现实困境

价值认知存在偏差，文物文化真实性面临失衡风险。文博机构开展文物
数字化保护，首要准则是忠于文物本体，追求采集信息完整、考据严谨。活化
与文创开发面向社会传播，容易受到审美偏好、社会热度的影响。济宁市博
物馆数字化与文创开发过程中，部分数字化项目立项阶段，受活化开发诉求
干扰，为适配后续文创设计需求，简化了文物完整信息采集。同时也存在另
一种保守倾向：只完成数字化存档，对风化严重的汉碑等珍贵文物数字资源
紧闭开放通道，难以实现活态传承。两种情况都背离了文物活态传承的核心
初衷。

数字资源建设质量参差不齐，资源壁垒与授权机制不完善。经过多年
建设，国内博物馆积累了大量文物数字资源，济宁市博物馆同样留存多批
次汉碑、画像石数字资料，但保护层面短板较为突出：不同时期数字化
采集执行标准不统一，元数据记录详略不一，部分早期项目重扫描建
模、轻文物考据，数字档案只记录外观图像，缺失石刻风化病害、修复
记录等保护类关键信息；与曲阜周边文博机构跨馆数字资源整合共享难
度大。文物数字成果的知识产权与授权边界模糊同样是现实痛点。这不
仅制约文创开发，更阻碍文博单位之间基于数字档案开展石刻比对、病害
研究等保护工作。

全链条衔接存在断裂，保护到活化缺少约束与反馈通道。完整的活态传
承链条主线应当为：文物本体防护—文物数字化采集建档—数字档案长期
运维—多元活化利用—信息反馈回流文物保护。对照济宁市博物馆的文创
研发实际，文物保护技术团队和从事活化开发的市场主体之间，缺少专业化
中介载体。既通晓石刻文物保护考据，又能够完成专业信息通俗转译的复合
型中介机构供给不足。数字化保护、活化开发的决策多由文博机构和企业主
导，缺少常态化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市场端的创意与解读很难回流至文物
保护端，用于完善汉画像石数字保护档案。

专业人才供给不足，考核制度导向仍有局限。文物数字化保护本身就存
在显著人才缺口：既掌握考古、文物保护知识，又精通三维采集、数字档案长
期存储、数据灾备运维的保护技术人才较为稀缺。对济宁市博物馆而言，兼
顾汉碑石刻考据、数字技术、社会传播思维的交叉人才缺口更为明显。考核
激励机制同样存在短板。文博单位绩效考核多侧重数字化项目完成数量，对
数字档案质量、档案服务文物本体保护的实际成效、数字资源安全运维权重
偏低；市场主体开展活化项目的考核以传播、营收指标为主，对文物文化真
实性的硬性约束不足。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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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博物馆以馆
藏文物元青花缠枝瓜果
纹玉壶春瓶为原型，推
出镂空书签，将文物凝
练于方寸书页之间，让
读者在翻阅中感受中国
传统纹饰之美。

“你好，济宁”AR数字明信片以济宁古八景为创作主
题，通过手机扫描即可让飞檐斗拱在水墨间舒展、运河帆
影随光影流转，以数字科技让湮没于历史中的千年古景
重焕生机。

济宁市博物馆拼图盖
章卡套盒内含九张特种材
质明信片，正面拼图可组合
成一幅超大海报，背面九枚
印章图案均取自馆藏精品
文物，让观众在集章打卡的
互动中完成一件独特的济
宁文化记忆手作。

济宁市博物馆将馆藏汉代画像石经典车马出行图以
拓片形式制成文创卷轴，生动再现了汉代贵族车马出行
的宏大场面与礼制风貌。

仰韶村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北部，是
仰韶文化的命名地和核心遗址，距今约 7000年至 5000
年。该遗址地处豫西丘陵地带，北依韶山，南望涧水，东
有饮牛河、西有西沟河，是一块北高南低、呈缓坡阶梯
地势的台地，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2米
至 4米。从生态空间的视角来看，仰韶村遗址的选址与
布局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环境的深刻认知和巧妙利用，
呈现出功能分区明确、空间组织有序、生态适配合理的
聚落特征，体现了先民择居建址的卓越智慧。

地形地势：北高南低的阶梯格局与功能分区

仰韶村遗址背靠韶山余脉，山体从北部蜿蜒而来，
如屏障横亘，起伏和缓，呈阶梯状分布。从建筑空间看，
北高南低的地势符合我国北方地区先民居住选址的基
本朝向原则：北方地势高亢，可阻挡冬季干冷的北风，
形成天然的御寒屏障；南方地势开阔低平，便于接纳充
足的阳光和温暖湿润的东南风。

遗址由北向南层层递降的空间层次，具有显著的
实用价值：由高向低，便于排水，可避水患；无论半地穴
式还是地面房屋，居住环境安全干燥；中间台地坡度适
中，土层深厚，是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的理想农田；低
处台地临近水源，便于灌溉，可种植蔬菜等需水作物，
也可作为饲养家畜饮水和生活用水的场所，形成了立
体的功能分区，实现了居住、种植、畜牧的空间分离，提
高了阳光、土地、水等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遗址的西侧原来有一土桥跨过西沟通向遗址
外，为遗址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陆路通道，既保证了
聚落的相对封闭和安全，又避免了完全隔绝带来的不
便。从建筑空间看，单一的通道便于设防和管理；从生
产生活角度看，土桥也是物资运输和人员往来的必经
之路，是维持聚落生计的重要生命线。

水文条件：两水交汇的聚落边界与生计保障

水是聚落选址中的核心要素。仰韶村遗址的水文
条件较为优越：从生活需求来看，东西两沟常年有水，在
遗址南部交汇。饮水方面，先民直接从沟谷中汲取生活
用水，可供鱼类和其他水生资源的生长，丰富了先民的
食物来源。从生产需求来看，先民可以利用简单的引水
沟或用陶罐取水，用于农业生产或手工业用水。家畜饲
养方面，沟谷之水为圈养和放养的家畜提供了便利的水
源。两水交汇形成的天然屏障，还具有重要的防御功能。
东西两沟如天然的护城河，阻挡了来自侧翼的侵袭，体现
了先民在选址时的安全考量。

方位朝向：面南背北的向阳格局

“面南背北”是对光热资源的优化利用。我国北半
球中纬度地区，太阳常年偏南运行，南面是获取日照的
最佳方位。遗址背靠韶山，面向南方开阔地带，冬季可
充分接纳阳光，提高室内温度，房屋的南开门设计使阳

光可以直射室内，驱散寒意；夏季南风通畅，带走暑热，
形成良好的小气候环境。充足的日照不仅有利于居住舒
适，也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南向的坡地和台地因此成为
农田的首选，长时间日照能够延长作物的有效生长期。

“面南背北”还便于先民观察天象、掌握农时。根据
该遗址出土的月牙纹彩陶罐上的纹饰，可以发现仰韶
先民已具备了初步的天文知识。通过观察天象的运行
轨迹来确定季节变化，安排播种、收割等农事活动。南
向的居住和公共空间，使先民能够清晰地观测日出日
落的位置，判断四季变化。

六大功能区的分布与建筑设置

从仰韶村遗址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来
看，建筑空间环境可满足仰韶先民“住、食、工、娱、厕、
葬”等多种功能的需求。

住。仰韶村遗址发掘出土的房屋遗迹都位于遗址
南部的向阳地带。第四次发掘在此区域发现的房址、窖
穴、灰坑等遗迹和疑似为“混凝土块”的建筑遗迹，其中
包含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房屋。居址选择南部台地，充
分利用南向日照，冬季背风保暖，夏季通风凉爽。大型房
屋位于居住区中心，应为氏族公共建筑或首领居所，中
小型房屋围绕其分布，形成向心式布局。围壕边界界定
聚落范围，兼具防御与排水功能。

食。储粮的窖穴分布于居住区周边，与房屋相伴而
生。储粮设施紧邻居址，便于日常取食，减少运输成本。
圆形袋状窖穴形制规整、深埋地下，利用黄土层的恒温
特性储存粟、黍等粮食，兼具防盗与防潮功能。

工。制陶作坊位于遗址东部或靠近水源处。制陶需
大量用水，靠近东沟饮牛河，制泥、淘洗、冷却均依赖水
源。陶窑生火产生高温与烟尘，布置于居住区下风向，
避免火患与烟气侵扰。制陶区与居址保持适当距离，兼
顾防火安全与生产便利。

娱。公共活动与祭祀空间以大型房屋为核心。大型
房屋居于聚落几何中心，便于各户到达，体现公共空间
的可达性；面积远超普通房屋，疑似“混凝土块”是一种
较高规格的建筑遗物，与其他只有十几平方米或几十平
方米的建筑形成反差，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层；灰坑中
埋置人骨或兽骨，可能与祭祀活动相关，位于聚落核心。

厕。排污的灰沟、冲积沟等遗迹顺地势由北向南，形
成天然排水系统。排污沟渠布置于聚落边缘或特定通道，
避免污染饮用水源。部分灰坑可能兼具垃圾堆放与临时
厕所功能，选址于居住区边缘，减少对居住环境的污染。

葬。遗址发掘出土的成人墓葬区位于遗址北部或外
围高处，地势高于居住区，干燥避水，与居址分离避免干
扰日常生活空间。从第一次发掘和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墓
葬来看，墓葬头向都是向南偏西，主持第二次发掘的夏鼐
先生分析可能与当地的埋葬习俗有关：头向西南，正对遗
址南方的熊耳山；脚部向北，正对北方的韶山，是这个地
区的一种埋葬习俗。儿童瓮棺葬分布于房屋近旁，体现

“近家而葬”的空间观念，夭折儿童不入公共墓地，归葬于
家庭空间范围内，反映一定的怜幼习俗。灰坑葬为非正常

死亡者的隔离性处理，空间上远离正常墓葬区与居住区。

屏障护卫：“四象”俱全的聚落格局与安全防御

“四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种指代，最常见的
解释包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形象，分别代
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从建筑环境学角度分析，仰
韶村遗址的地理环境构成了四象俱全的格局，为聚落
的安全防御和生产生活提供了全方位保障。北部的韶
山余脉，山体绵延起伏，如屏障横亘，阻挡了冬季北风
的侵袭，使聚落内部保持相对温和的小气候。韶山还提
供了丰富的森林资源，先民可获取木材、薪柴、猎物和
野生植物，是聚落生存的重要资源库。南方面向涧水及
开阔地带，增加了聚落的明亮度，也拓展了视觉空间。
东部的饮牛河水系，沟谷中的植被茂盛，为先民提供了
采集资源和放牧场所。西部的西沟和土桥通道，是仰韶
先民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四象”俱全的格局，使仰韶村聚落形成了一个相
对独立而又内外联通的生态系统。外部的阳光、风、水、
气在此汇聚和调节，内部的居住、生产、祭祀等活动在
此有序展开。

生产与生活：适配的建筑空间格局和实用功能

仰韶村遗址的空间格局与先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深
度适配。居住方面，房屋的选址充分利用了阶梯地形，
房屋多建于中高处台地，门向朝南或东南，便于采光和
避风，形成了舒适宜居的微环境。农业方面，不同高度
的台地实现了作物的分区种植，高处台地种植耐旱的
粟和黍，低处台地种植蔬菜等需水作物，南向坡地光照
充足，是主要的农田区。畜牧方面，猪的圈养设施多建
于居住区附近，便于投喂和管理，家畜的放养则在沟谷
和坡地进行。手工业方面，制陶区多设于聚落边缘或低
洼处，远离居住区以减少烟尘和火灾风险，又靠近水源
以便制泥和清洗。

人文象征与生态智慧

仰韶村遗址的空间格局，不仅是自然环境的客观
呈现，更是先民主观选择和长期调适的结果。从聚落布
局看，仰韶文化的房屋多为半地穴式，门向朝南，围绕
中心的大型建筑呈向心式分布，如同众星拱月，强化了
群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墓葬区的设置也体现了空间
观念，仰韶文化的墓葬多位于居住区附近，形成“生死
相依”的空间格局，象征着生者与死者的持续联系。

综上，仰韶村遗址的建筑空间格局，是自然环境与人
文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仰韶先民在选址建址过程中积
累的地理知识和环境经验，是中国传统建筑空间理论的
重要源头，也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理念的早期体现。今
天，当我们站在仰韶村遗址上，环顾四周，仍能感受到先民
选择此地时的那份审慎与智慧，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永恒追求。 （作者单位：仰韶文化博物馆）

五千年前的智慧：仰韶村遗址的选址与布局
上官建宗 李爱民

党家村古建筑群“福禄寿喜”照墙述略
樊军龙

活态传承视域下文物数字化保护及其活化利用协同机制研究
——以济宁市博物馆文创转化为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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